
国庆前夕，85岁的著名作
家王蒙老师，98岁的著名演员
秦怡老师，90岁的著名歌唱家
郭兰英老师被授予“人民艺术
家”国家荣誉称号，这不仅令文
艺界沸腾，就是圈外人也为之拍
手叫好！

“人民艺术家”这个称号是
文艺界最高的荣誉，是为表彰最
具突出艺术贡献的艺术家设立
的。起于1951年，第一位获得

“人民艺术家”称号的是文学家
老舍先生，之后获得该荣誉的有
画家齐白石、豫剧表演艺术家常
香玉等。的确，能够捧得此殊荣
的艺术家可谓都是大家公认的
艺术家，凤毛麟角。

那么，什么是“人民艺术
家”？著名作家王蒙老师有着更
深的理解，他说：“人民艺术家”
分为“人民”“艺术”和“家”三部
分。笔者以为这是颇有道理的，
谓之“人民艺术家”关键之处在
于“人民”二字，他一定是来自人
民，它的艺术价值有着人民性，
代表着人民，体现着人民。当
然，这个称号不是自己说的，也
不是身边的人给你封的，媒体给
你炒的，而是国家政府授予的。“人民艺术家”与党的宗旨也
有着密切联系，那就是全心全意人民服务，因此，以“人民”
来冠名，这也是对艺术家的最大肯定。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的大师
们，看看他们与人民，与国家有着怎样的情怀。老舍一生写
了计800万字的作品，大多都是取材于市民平常生活，他通
过百姓平凡的场景去透视社会现状，从而延伸于对一个民
族精神和国家命运的思考。他的“瞎子庙”故事让人记忆犹
新，盲人为了报答他，每到傍晚总要在门口等候为老舍点灯
照明，盲人说，他们能听出老舍的脚步声。齐白石是一位接
地气、亲民众的艺术家，他执着将文人传统与民间传统，文
人修养与农民气质的融合，他培养了很多知名艺术家，比
如：娄师白、李苦禅、李可染、王雪涛等。在抗日战争时期，
白石老人以画笔为刀枪，画了很多讽刺、风趣的作品，比如

“横行到几时”、“不倒翁”以及闭门贴告示等，表现了他铮铮
铁骨的爱国之心。对于常香玉，引用一句当时的评价：“她
是一位品德高尚、成就卓著、深受群众爱戴的人民艺术家。
她的一生是爱党、爱国的一生，是献身艺术的一生，是德艺
双馨、品德高尚的一生。”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常香玉在
抗美援朝时，率香玉剧社在西北、中南和华南等地义演，她
以演出收入捐献“香玉剧社号”战斗机一架。后来，又率团
赴前线慰问演出175天，演出180场。老舍、齐白石、常香玉
之所以成为“人民艺术家”，关键之处就在于他们来自人民、
植根人民、服务人民。

而今天授予的三位前辈，更是我们熟知的艺术家，他们
在各自的艺术领域成就非凡。王蒙老师创作生涯已逾66
年，作品达1800余万字，尤其是《青春万岁》深深感染和影响
了几代青年人。秦怡老师在80年的演艺生涯中塑造了许
多让亿万观众非常敬佩和学习的角色。郭兰英老师在60
多年的从艺生涯中，演唱了无数脍炙人口的歌曲，尤其是她
为电影《上甘岭》演唱的歌曲《我的祖国》，更是感人至深并
熔铸为音乐形象，因为笔者当兵就在“上甘岭”所在部队。

“人民艺术家”是艺界至高的荣誉，你可能是“家”？你
可能是“艺术家”？但你与“人民艺术家”还是有一段距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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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丰子恺的认识是从喜欢他的漫画开始的，已
经有数十年了。他的许多漫画至今还印在我的脑海
里，甚至都影响到我的生活方式。自从看了丰子恺的
漫画《开馆》，我就几乎没有再吃过鱼罐头。丰子恺具
有多种身份，漫画家、翻译家、美术理论家、甚至是哲学
家。丰子恺先生以漫画闻名于世，但他似乎是很看重
书法，甚至自许其书法远在其漫画之上。他曾说：“书
法是最高的艺术……艺术的主要原则之一，是用感觉
领受。感觉中最纯正的无过于眼与耳。诉于眼的艺术
中，最纯正的无过于书法，诉于耳的艺术中，最纯正的
无过于音乐。故书法与音乐，在一切艺术中占有最高
的地位。”丰子恺先生是一位有思想的艺术家，他的书
法，是有思想的书法，其宏大气度，蕴含于毫芒之间，其
烂漫气质又流露在造型结字之内。

丰子恺（1898－1975）原名丰润、丰仁，浙江桐乡石
门镇人，名仁，又名婴行。 自幼爱好美术，1914年入省
立第一师范学校，从李叔同学习绘画和音乐。1918年
秋，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出家，对他的思想影响甚大。
1919年师范学校毕业后，与同学数人在上海创办上海
专科师范学校，并任图画教师。这是他第一次寓沪。
1921年东渡日本短期考察，学习绘画、音乐和外语。
1922年回国到浙江上虞春辉中学教授图画和音乐，与
朱自清、朱光潜等人结为好友。回国后从事美术、音乐
教学，曾任上海开明书店编辑、上海大学、复旦大学、浙
江大学美术教授。同时进行绘画、文学创作和文学、艺
术方面的编译工作。1924年，与友人创办立达学园。
校舍位于上海东北部的江湾。秋天，丰子恺的老师李
叔同“云游四方”，来到上海。丰子恺请求老师为新居
题个名字。弘一法师叫他在许多小纸片上写上自己喜
欢的单个汉字，团成小纸球，摆在香花供奉的佛像前。

通过两次抓阄，打开一看，不料第一个是“缘”字，第二
个也是“缘”字，于是李叔同就为丰子恺写了一个横额：
缘缘堂。，从此，丰子恺无论搬家住到哪里，就在那里挂
上“缘缘堂”的横额。1933年才有了石门镇的“缘缘
堂”。所以，“缘缘堂”是“先有灵魂，后有躯壳”的。
1925年成立立达学会，参加者有茅盾、陈望道、叶圣陶、
郑振锋、胡愈之等人。1929年被开明书店聘为编辑。
1931年，他的第一本散文集《缘缘堂随笔》由开明书店
出版。七七事变后，率全家逃难。1943年起结束教学
生涯，专门从事绘画和写作。陆续译著出版《音乐的常
识》《音乐入门》《近世十大音乐家》《孩子们的音乐》等
面向中小学生和普通音乐爱好者的通俗读物，为现代
音乐知识的普及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
分会主席，上海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等。

丰子恺先生的书法从笔调上看，他并不刻意表现
轩昂大气，更不故意着手凌厉锋芒、豪放粗朴，甚或粗
头乱服，犹如他的绘画深邃隽永，清新可人。与那些
假、大、空的书法相比，他更注重的是小、巧、精、秀、
拙，表现出书法创作中的抒写真情、真趣，若孩童般的
天真、自然。作品图中如“誉、唯、仁”等字的处理，既
天真活泼，又不失古法。他把六朝人的经体书法及北
魏墓志书法写活了，在运笔中，渗入行书、小草，尤其
是章草笔法的自然流露，使原本明显有楷化倾向的笔
画顿然生出映带、简化，平易而明快，充满了音乐的节
律，令人称奇。书法可以粗略地分两种风格，一种

“尚质”为主，另一种“崇妍”为主。前者追求质朴自然
之美，富有“拙”趣，后者追求妍媚之美，富有“逸”趣，
右军以下，尚妍为主，清代提倡碑学，尚质之风悄然兴
起。其实，质与妍，好比男子汉大丈夫与婵娟美女，是

不同之美。学书之人，当顺自己之气质，导自己之性
情而追求之。丰子恺先生的书法是顺本身之气质，舒
自己之性情，故而味道隽永，绝无矫揉造作之态。而
丰子恺先生的书法是质中有妍，以魏书为质，故而沉
着；取章草、小草之妍，故而多情趣。绍兴兰亭书会会
长沈定庵先生曾经著文：“丰先生的书法，一如其漫画
和行文，风格独特，富有创造性。试以丰先生和别人
的字幅并陈一起，读者无需细察，即能辨认出丰先生
的庐山真面目来。”沈定庵先生是从风神上界定了丰
子恺先生书法的特色和地位。

丰子恺的书法源于北魏，兼及章草。风格的形成，
既缘师门的影响，也有对现实世界的感悟。首先，李叔
同先生在书法上对他的影响极大，据丰子恺先生在文
中记载，其求学期间，曾在李叔同先生的指导下，很认
真地临摹过《张猛龙碑》《龙门二十品》《魏齐造像》等碑
刻书法。其次，丰子恺先生年轻时也非常服膺于马一
浮的行书，而马一浮先生的书法就是魏碑与二王行书
结合的典范，丰子恺先生后来书法的走向或与此有很
大渊源。与丰子恺先生同时代的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曾
说：“书画在中国本来有同源之说。子恺在书法上下过
很久的工夫。他近来告诉我，他在习章草，每遇在画方
面长进停滞时，他便写字，写了一些时候之后，再丢开
来作画，发现画就长进。讲书法的人都知道笔力须经
过一番艰苦训练才能沉着稳重，墨才能入纸，字挂起来
看时才显得生动而坚实……”再则，就丰子恺先生的漫
画整体布局和内容要旨而言，如果没有了题画之书，题
画之妙句的配合，绝对不会有现今大家公认的成就。
我们在看了丰子恺先生的漫画及题款后，无不钦佩其
书法风格与漫画的和谐一致、珠联璧合，我们不妨把他
的书法和漫画比作一母同胞之孪生兄弟。

海派书家摭谭（三十三）——丰子恺

印象中的古代文人似乎神童很多，如曹植、江淹、王勃、李
贺、方仲永、司马光等等，都是什么七岁能诗八岁能文的人，虽说
方仲永是一个失败的例子，但绝大多数的古代“神童”都是基本
成功的，否则我们今天也不会知道他的名字。我有时在想，是不
是年代过于久远了，其中难免会演绎夸大，又不断地添油加酱，
逐渐就形成了一种传说。不过转而再一想，他们留下的经典诗
文倒也是实实在在的，像骆宾王七岁写的《咏鹅》，已经很不简单
了。王勃的《滕王阁序》，即便是他二十岁出头时写的文章，但千
百年来，依然闪耀着难以逾越光芒，让人不得不信服。

其实不光是古代，就是晚近民国时代的文坛，也有不少“神
童”的传说，如林琴南、陈衡恪、谭延闿、马一浮等，在他们的经历简
介中都有关于“早慧”的文字。譬如马一浮，像弘一法师这样的“天
才”人物对他也十分服膺，称他是“生而知之”者。曾有文记载马一
浮十岁时母亲命他写一首“咏菊”诗，他张口就来：“我爱陶元亮，东
篱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本是仙人种，移来处士
家。晨餐秋更洁，不必羡胡麻。”难怪他几年后在绍兴的的县试中，
几乎以“碾压”的优势而远超“周氏兄弟”拔得了头筹……不过这
样的“天才”通常是古时有、今时无，或者就是远处有、身边无，就好
比“成绩优秀的孩子总是生在隔壁人家”一样的道理。

在此所记述的也是一位曾经的“神童”——诗坛怪才林庚
白，不过如今他的声名似已不显，这或许是缘于他的不幸早逝。
其实林庚白的身世、婚姻以及诗文，都带有一定的传奇性，应有
不少的话题可谈，可不知为何，才百年不到的光阴，这位“神童”
也好，“诗怪”也罢，他的诸多流风余韵，居然就如此寂寞了呢？

林庚白生于一八九七年，是福建闽侯县螺洲镇人，也就是今
天的福州市仓山区。我们都知道福建的林氏特别多，像林则徐、
林琴南、林语堂、林徽因等等都是，虽然他们未必出于同一族系，
但在文坛上皆各享盛名。林庚白少失怙恃，由其姐抚养成人。
但其赋性颖悟，据说四岁就能作文，七岁能写诗，被乡人视为“神
童”。他八岁即负笈北上求学，先后就读于天津译学馆和天津北
洋客籍学堂，后因领导学生反日运动而被开除。十四岁的他由
天津转赴北京，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
身），与姚鹓雏、汪辟疆、胡先骕、王晓湘等同学时相诗文酬唱，还
与姚鹓雏合作了《太学二子集》行世。

应该说，林庚白思想激进，向往革命，他辛亥前就入同盟会，
后又与柳亚子订交加入南社。辛亥革命后，他还在上海秘密组
织“铁血铲除团”，从事暗杀一些变节的军阀党人，后因同人陈子
范在一次炸药调试中不慎自爆致死而作罢。民国六年，他追随
孙中山先生南下护法，任广州非常国会秘书长和孙中山大元帅
府的秘书，后由于受到军阀的阻挠和破坏，孙中山愤而辞去大元
帅职，庚白也相逐引退，蛰居上海闭门读书，研究欧美文学和中
国古诗，创办《长风》杂志，所撰诗文，自视甚高，目无余子，遂赢
得“诗怪”之号。

通常的“怪才”或“怪杰”之谓，总会有一些惊世骇俗的言行，
而且一旦某人被贴上了这样的“标签”，就好比有了“护身符”一
般，人们对他的所作所为往往会一笑了之，不当其一回事了。不
过，这也须会选择性地运用才行。鲁迅先生不是早就撰文说过
么：民国时章太炎先生好发议论，且毫无顾忌地褒贬，于是人家
给他起了一个绰号“章疯子”。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也是疯
话。每有不当言论，报章上登出来时总会加个题目，道“章疯子
大发其疯”。可是有一回他正好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了，那怎
么办呢？第二天见报时，那题目就是：“章疯子居然不疯！”

林庚白的《丽白楼诗话》中有许多狂言，我觉得他最有意思
的一句就是：“十年前郑孝胥今人第一，余居第二；若近数年，则
尚论今古之诗，当推余第一，杜甫第二，孝胥不足道矣。”郑孝胥
曾是闽派诗坛的领袖人物，也是大书法家，后因任伪满国的国务
总理等职而遭鄙视，诸多诗友如林琴南、冒鹤亭都与之绝交。所
以林庚白初将郑排第一，自己屈居其下；十年之后则膨胀过甚，
不仅是当今诗坛了，而是古今诗人一并论之，自己毫不客气地坐
上首席，素有“诗圣”之名的杜甫只能挨着坐老二了，至于以前的
老大郑孝胥，根本不足道矣。他在《丽白楼诗话》中也批评过郑
的诗，说“孝胥诗情感多虚伪，一以矜才使气震惊人”。尽管如此
狂妄，不过他对鲁迅的旧诗倒颇推崇，说鲁迅的那首《吊丁玲》绝

句极佳，以工力论，超过李义山。
因为是“诗怪”，属狂人，所以林庚白的一些“胜过杜甫”之狂

言，人们也并不会太较真。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诗之好
坏，其实不在排名，读者心中自有分晓。郑逸梅在《南社丛谈》一
书中就曾简评林庚白的诗，如“今夜月明芳草渡，去年人在木兰
舟”，又“枇杷门巷红襟燕，杨柳亭台白项鸦”句，皆是步李玉溪的
后尘而已，无非是以绮丽风华取胜，诗格并不高矣。当然，这也
是见仁见智，环肥燕瘦，各有所爱罢了。这里有一叶林庚白致叶
遐庵（恭绰）的信，现藏于上海档案馆，信中所说的，也是关于庚
白之诗的欣赏者的话题。

遐庵先生：
报书敬承一一，乃今益信公固解人也。同光以来为诗者，多

泥古不化，使李杜苏陆生于今日，必不若是，私颇自负吾诗可空
前，非必突过古人，恨古人不逢于今日耳！曩组庵先生最推重拙
作，惜一人之口，以后之作，组庵先生不及见，否则未知作何欣赏
之。拟刊布近诗，颜曰“不待言斋诗存”，以纪念组庵先生。渠尝
贻书谓“诗不待言，电乃甚妙”，故云云。新构乞正，又有绝句六
首亦工，容渎以面告，溽暑惟

珍摄！
庚白，一九三三，六，二十九

就书法墨迹来论，作为“怪才”的诗人林庚白，其字实在算不
上清雅，若说乏善可陈似乎又太严苛了一点，但至少是不够洒脱
自然的，而且还有点“怪”，笔画虽有起落之顿按，然线条古涩，造
型欹仄，有多字都因结体和草法的不规范，而颇费疑猜。此信是
写给同样是诗词书画的大家叶遐庵先生，叶遐庵即叶恭绰，字玉
甫，号遐庵，他出生于广东番禺的书香世家，于诗词书画、考古鉴
赏无所不精。从年龄上看，遐庵先生要长林庚白一辈，可能对庚
白的诗还算认可并鼓励，所以庚白回信称“公固解人也”，并在此
信中认为其他人的诗“多泥古不化”，而自负自己的诗将“空
前”。信中还提及一位诗坛前辈“组庵先生最推重拙作”，这组
庵，即湖南著名诗人书法家谭延闿也。林庚白写此信时，谭延闿
已去世，因为谭以前就十分推崇庚白的诗，并赞赏他“诗不待言，

电乃甚妙”，所以他近期一些新写的诗，谭先生看不到了，他则将
诗集名以“不待言斋诗存”来纪念先生。

此信中的“电乃甚妙”我起初甚为不解，总怀疑是否文字有
误？但后来读了林庚白的《孑楼随笔》，似恍然有悟。因为他经
常批评同光以来的诗人“食古不化”，喜套用古人的词句，譬如古
时的“剪灯吹灯”之说，他认为那是过去“燃灯有灯草，灯草可剪
也，也可吹也，今之电灯，何自剪之、吹之哉？！徒喜其字面之美，
因袭不改。非仅远实，直是不通”。这个观点，他还记曰“叶恭绰
颇以为然”，可见，在这一问题上，他们颇有共同语言。所以林庚
白写诗，喜以新事新词入诗，如他有咏舞会的诗句：“舞终电柱如
虹灿，人满脂香作态狂”，就是以当下之词描述舞场霓虹灯之
景。估计谭组庵的“电乃甚妙”，也应是指此事。至于其自认为
诗在杜甫之上，似乎也是这个理由。他说：“余之处境，杜甫所
无，时与世皆为余所独擅，杜甫不可得而见也。余之胜杜甫以
此，非必才力凌铄之也。”

时代的变革，新事物新词汇自然亦会层出不穷，然是否就此
而断言胜过古人？此说似也很牵强，其实新词旧词毕竟还在其
次，诗之高下，应是意境为上。林庚白顶着“诗怪”的桂冠，信口
开河，轻狂自大，想必他人也不会太当真的。

除了“诗怪”之外，林庚白其实还有一“怪”，即喜谈命理之
学，他经常给朋友算命排八字，并出版了一部《人鉴》，把当时许
多政治人物的八字罗列出来，然后评说“某也通，某也蹇，某也登
寿域，某也死非命”云云，这种游戏，玩的就是“信则灵”，如好友
柳亚子不信此说，所以林庚白在亚子面前也就从不谈命理之
事。不过在信者之间，偶有算中之事例，则常常被夸大渲染，演
绎得神乎其神。朋友林寒碧、邵飘萍与之相会，他尝告名字不祥
也：“碧矣，而又寒焉。飘萍则更谬矣，萍本凉薄之物，而又飘焉，
其能久乎？”果然一语成谶，不多时寒碧因车祸而死，越十年飘萍
则被奉军所杀。类似的故事很多，所以林庚白嬉笑怒骂，成了

“神算”大师，且“每算一命，须致百金”，收入十分可观。
在婚姻爱情上，林庚白的故事也很多，时为人所津津乐道。

他十八岁时在姐姐的安排下，将小姑许配于他，然性情颇为不
合。后林庚白与民国政府铁道部女职员张璧恋爱，以诗寄情，轰
动一时。不料待林庚白与发妻解除婚约后正式求婚于张小姐
时，却又被弃之，以致于他彷徨无归，心灰意懒了好多年。据说
林庚白曾追求过好多民国名媛，如陆小曼、林徽因、电影明星王
莹等，均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因此他一度曾主张废除婚姻制
度，并自号“摩登和尚”，估计皆是那个阶段所为，直至他四十岁
时，遇上了年仅二十一岁的才女、诗人林北丽，老少配的爱情才
终于开花结果。

其实林北丽就是林寒碧之女，不过林寒碧车祸时，她尚在襁
褓中。林北丽的父母都是南社社员，所以林庚白是北丽的父执，
刚开始交往时，还在读大学的林北丽确实称林庚白为“白叔”。
当然，“白叔”的诗才是无可挑剔的，关键是北丽也喜欢诗并且能
诗，而且北丽也曾反对过婚姻，所以相同的兴趣和三观，使两人
很快就走到了一起。他俩的订婚仪式就在上海的国际饭店，嘉
宾云集，林北丽还即兴吟诗二首，表达当时的喜悦之情：“曾俱持
论废婚姻，积重终难翻此身。为有神州携手意，一觞同酹自由
神。”又：“两世相交更结缡，史妻欧母略堪思。春申他日搜遗事，
此亦南都掌故诗。”

须知此时的林庚白，不仅人到中年，且离异后膝下已有六个
子女，林北丽接受其求爱并订婚时，并未事先征求于母亲，而是
采取了“先斩后奏”之计，可见民国时期的知识女性，其思想的激
进和行为的开放，比之于当今往往是毫无逊色的。

精于命相之学的林庚白曾为自己算过一卦，说是“命中有一
吉一凶”。吉是指他能娶得才貌双全的妻子。果然他与诗人林
北丽结缡，如愿以偿。凶是指自己短寿，活不过五十岁。对此，
林庚白总想找一破解之法。时抗战事起，南京沦陷，他携妻子迁
武汉再到重庆。在重庆期间，也时常遭到日军空袭，为避凶趋
吉，林庚白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又偕妻挈子飞到香港。孰料抵
港仅七日，太平洋战事爆发，接着九龙沦陷，可怜林庚白在一次
出门购物时，遭一群日军盘问，并被射杀，时年才四十五岁——
是巧合还是天命？真的谁也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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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至10日，我很荣幸参加了“书圣故里·中国临沂中国书法临书大
会”的评审工作。首先，我感觉这一届临书大会对展览的设计很有创意，既有
临摹又有创作。从一定意义上可以看到作者的学书源流。再从中国书协成
立38年来的临帖情况看，现在的临帖水平也应该是最好的阶段。如果纵向
置于整个书法史上看，也可以说是最好的时代。比较清末及民国时期的书
家，以现在我们对临帖的精准度看，显然那时的很多书家是不及格的。

评审结果出来之后，我突然发现，其实，当代的临帖实际就是当代书坛的
创作取法方向。至少可以说，当代书坛创作的方向和临帖紧密相关。具体来
看，临帖主要取法在汉、魏、晋、唐、宋的经典碑帖上，元明清也有所涉，但不是
主流。为什么会取法前者而不是后者，这和我们这个时代审美紧密相关。再
具体讲，汉魏主要是碑刻作品，尤以篆隶为多，其实汉魏即篆隶的源，学源头
难以进入，而学流派相对要容易，比如清代的篆隶就是流派，学赵之谦篆隶和
行草，学的快一点的人一两年就入国展了。这就是大多数人舍源求流的原因
所在，直到有一天发现这个路子又走不通了，才不得不再溯源。前些年楷书
学文徵明小楷的很多，据说有些地方形成了风，但一多了，评委反复看到了像
一个人写的作品总归要厌烦的，于是从小字魏碑往大字魏碑上靠，但真正能
把大字魏碑写好的人，全国寥寥无几。小楷一大把，能把唐楷写成十公分以
上大楷的又不多，而且颜楷几乎是没有希望入展，世有评：颜楷易学难精，更
难出帖。而褚遂良《阴符经》《雁塔圣教序》《倪宽赞》，临学的都不少，欧阳询
的《九成宫》，十有九不成功，而学欧阳通的也有不少，较之欧阳询的方正，小
欧的结字偏扁，方折处如魏碑，收笔处有隶意。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很高
级，但小楷、中楷、大楷几人学得出来？《张黑女》《张猛龙》《始平公》《爨龙颜》

《元稹墓志》《李璧墓志》这些碑都有人学，但如何把魏碑写大写活写高古又很
难。小字魏碑作品多，大字作品较少。

行草是大项，临帖展也是如此，从临帖作品看，汉代草书涉及者极少。如
张芝和西晋索靖章草，大家都在王羲之手札，十七帖，连临王献之的也是不多
的。孙过庭《书谱》，唐人颜真卿《争座位》，《祭侄稿》，但《裴将军诗》无人问
津，欧阳询行草、柳公权行草、虞世南行草尚待挖掘。札堆宋四家，当然苏黄
米三家居多，米字又为三家中最多。宋人如蔡襄、蔡京、吴琚，陆游的行草尚

待挖掘。元代几乎只有赵孟頫一人，康里子山虽历史上有誉美之词，学的人也不多。明清还
是明代“三狂人”黄道周、倪元璐、张瑞图，学倪元璐稍多，明末清初的王铎行草也是取法比较多
的，董其昌、何绍基、刘墉，八大山人的行草也有一些，但数量占比偏小，成了点缀。

用纸还是以色纸为绝大多数，白宣成了点缀，拼贴合度的作品依然是主流。不多的几张
白生宣墨色变化很好，成了点缀中最抢眼的作品了。毕竟墨色变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最后文字审读阶段淘汰的作品最可惜，一件作品要过初评最难，过复评，过终评再到文字
审读，至少书法本身没有问题，最后失在几个错字漏字上了，实在是遗憾啊！所以，自我校对
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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